
“大师”王林不可怕，高官跪拜才可怕

□杨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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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熟人 □梅桑榆

出书与“文化塑市”
某市为了显示对文化的重视，搞起了

“文化塑市”的活动。说是活动，却也少了
大张旗鼓，无非是出些书籍，冠上“文化塑
市”的名头罢了。

可惜的是，当笔者拿着这套号称凝结
了“文化塑市”成果的丛书，简单一翻便大
失所望，编辑不成体统，成书粗枝大叶也
就罢了，满眼错字连篇，真是大煞风景。

鱼贯而出的错别字，白纸黑字证明，
“文化塑市”还只是“口头上”的一厢情愿、
自话自说。还多少给人好大喜功、沽名钓
誉之嫌，缺少文化之实，凸显文化之虚。名
目上的文化，自我显示的却是文化缺乏症

之眉目。至少说明，没有认真负责、扎实细
致地把工作做到位。换个说法，这是号称
文化人干的浮光掠影的文字活，谁敢说很
靠谱？

古人云，仓廪实而知礼节。这些年，腰
包鼓起来后，人们越来越重视文化了。一
些地方为了显示文化建设的大繁荣，想着
办法弄点成果出来展示展示。搞点庆祝活
动吧，不合“八项规定”，悄无声息吧，又不
能凸显工作成绩，不知谁先想出来的点
子——— 把成果印成书发行。形式上朴素实
在，看上去不铺张，不浪费；再者，皇皇巨
著问世，哪怕是往那儿一放，也是面子里

子兼得的好事情。多有文化啊！
不过，从笔者阅读“文化塑市”丛书

的体验看，我们除了要警惕“好心办坏
事”，出些不伦不类，不三不四的书让方
家、读者笑话，干着文化的事情，却落得
个附庸风雅“伪文化”的口实，更要警惕
有人打着文化建设的旗号，以出书为幌
子给个人谋私利捞政绩。毕竟，这些年，
一些地方出了大量所谓展示本地文化成
果的书籍，钱没少花，可出的不少书，不
仅外地的人不知晓，就连当地的老百姓
也是闻所未闻。到最后只能在仓库里堆
着，岂不可惜？

□河山

青未了·杂文

【谈古论今】

“抗日神剧”中的

“邪典”文化

低俗文化往往不见容于主流
社会，因此它们也会借船出海，借
壳上市，找那些或神圣或热门的
题材来遮掩或凸显。

新“抗日神剧”《一起打鬼子》
火遍朋友圈，“裤裆藏雷”大有变
成新成语之势，淘宝商家也乘机
推出同款产品——— 不管是否禁播
此剧，它已经大红。

一定有人会说：怎么能披神圣
的抗战外衣玩这些噱头呢？以前可
没人敢这样！咳，这话看怎么说，如
果“亵弄神圣”会至于抄家灭门，或
落难下狱，的确是不太有人敢这
样。可是，在稍微平和点儿的年头，
这样的事，真是史不绝书。

清末发生过一件很震动的
事，就是“惠兴女士殉学”。惠兴向
各方募捐在杭州创办贞文女学。
十月，校舍落成，有些答应认捐的
捐款者却托词不给，政府也不予

援助。惠兴奔走了一年多，仍然经
费无着，悲愤之下，吞鸦片自尽。

当时，北京的启蒙知识分子为
惠兴的精神所感，发起募捐，梨园
领袖田际云，编写《惠兴女士殉学》
的剧本，并组织了三场义演，自饰
惠兴女士，这部戏引起了轰动，售
票收入全部捐给杭州贞文女学。

这事，在当时，也算神圣吧？
但很快，同样以惠兴殉学为主题
的“下流戏”也在北京上演了。

据群众举报，有一家乐群报社
“约请子弟演唱女子爱国戏文”，结
果惠兴女士一出场，嘴里还是“儿
夫长儿夫短”旧戏那一套，什么义
务啊，国民啊，全然不懂。只知道瞎
说，劝人买新书，也说成买闲书，而
且演员那一双眼睛，一个劲儿地往
台下抛媚眼，唱着唱着，还故意把
脚抬得高高的，露出裙下的白洋绉
汗巾……接受了新思想的观众纷
纷散去，然而这“伤风败俗的词曲”
还在高台上唱着。

任何时代，总有低俗文化的
藏身之处，因为有人需要。而低俗
文化往往不见容于主流社会，因
此它们也会借船出海，借壳上市，
找那些或神圣或热门的题材来遮
掩或凸显———“去神圣化”也是很
多观众的恶趣味。比如美剧《生活
大爆炸》这些年大热，我就见过戏
仿该剧的成人片，想必《生活大爆
炸》的忠粉看了也不会愉快。但
是，它的确有它的市场。

这种影视作品，在西方被归
入邪典之列，它满足的是有特殊
癖好的观众。

作为“邪典”影视，它一般具
有粗俗、低级、做作、夸张的影像
风格，与此同时，融入了科幻、恐
怖、音乐、动画、喜剧等多种元素。
这也不难理解，为何“抗日神剧”
总是不合乎常理、非逻辑性，它也
符合这些特征。

其实，国外有很多经典的“邪
典”影视，例如《洛基恐怖秀》、《迷
幻列车》等，香港也有自己风格的

“邪典”，比如吴宇森导演的《辣手
神探》、程小东的《东方不败再起
风云》，这些之所以被称为经典，
它们有着对商业运作、旧价值观、
中产阶级品位的颠覆。

反观“抗日神剧”，不仅表现
手法低俗，而且这种低俗不合时
宜地出现在公共电视频道。如何
抵制“抗日神剧”？它可以在特定
群体中存在，但不应充斥在各个
频道。

投稿邮箱：
qlwbzawen@163 .com

“大师”王林今安在？以“气功大师”身
份为壳，在政商交际圈经营多年，骗倒一
大帮政商名人，被媒体曝光后，王林一度
避居香港。舆论风波过去两年，王林却奇
迹般地“全身而退”。澎湃新闻记者独家调
查发现，王林现在常住深圳，他在江西芦
溪老家的豪宅“王府”则大门紧闭。调查还
发现，又有一个与王林私交甚密的“老虎”
浮现：去年年底落马的广东省原政协主席
朱明国，曾是“王府”的座上宾！

朱明国在海南做过县委书记，后来官
至省委常委、副省长。在海南任职期间他被
举报，遭遇仕途危机，“大师”王林在地下室
连续“作法”两天两夜，助其“脱险”。

“作法”当然是玩虚的，实际上是王林
利用关系网帮朱明国过关。朱明国过关
后，见到王林当众给他下跪。此后朱明国
一直视王林为恩人，二人来往密切。王林
生病，朱明国为他安排干部病房。

“大师”王林装神弄鬼很有一套，但他
并不是最可怕的，他不是也会生病，要去
住干部病房吗？更可怕的是有诸多拥有权
力的官员对他顶礼膜拜，甚至像朱明国那
样对他“跪拜”。王林正是利用这些“官场
资源”，为自己构筑起牢靠的保护网。他为
何能够长期逍遥法外、安然无恙？那保护
网“功不可没”。这些权力中人，一边在呵
护王林的神功和光环，一边则是呵护自己
的腐败和腐烂。

朱明国后来当上广东省委副书记、省
政协主席，在落马后，被发现在其别墅里
供奉着数尊神像，他很喜欢烧香拜神。而
据媒体报道，此前落马的铁道部原部长刘
志军，也长期在家拜佛烧香，还在办公室
里布置所谓的“靠山石”，以求“平安”。河
北省原常务副省长丛福奎，更是人尽皆知
的迷信，他在住宅内设佛堂、供佛像，还专
设供道台、供神台，每月初一、十五，必定

烧香、念经、拜佛；为求仕途升迁，他一次
次找“大师”算命，且将贪腐所得的大笔钱
财包括一辆轿车捐给寺庙……不少贪官
追捧迷信文化，这成了一种心照不宣的

“秘密”，足见其虚空和空虚。
国家行政学院主持的“中国县处级公

务员科学素养调查”课题组，曾对900多名
县处级干部进行调查，发现仅有47 . 6%不迷
信，半数以上相信“相面”、“周公解梦”、“星
座预测”和“求签”等。部分官员对迷信活动
的相信程度，甚至高于一般公众；一些官员
相信风水能改变运道，“宁可信其有”。如此
这般，“王林”们的生意能不好吗？

对照“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
己，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的要
求，那种礼佛跪拜的官场迷信，是荒诞到
何种地步的“虚而不实”。当下开展“三严
三实”专题教育，着力解决理想信念动摇、
信仰迷茫、精神迷失问题，真乃正当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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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远之有？
《论语》提到一首诗：“棠棣之华，偏其

反尔，岂不尔思，室是远尔。”孔子评论说，
“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

孔子将风中摇曳的花喻为美好的道
德文化理想，视为世道人心的优化，提倡
反求诸己：你好好去思之念之求之，你好
好地去追求仁义道德，起码说明你自身的
道德文化在往好的方面发展。

“棠棣之华”四字源于《诗经》，原诗
中用棠棣之华比喻兄弟情谊，诗中还有

“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句子。孔子干
脆以之比喻一切美好的品德，叫做“诗无

达诂”，窃以为更是“诗宜善诂”。不同的
人对于同样的诗会有不同的感受。推其
本源，《论语》中引用的，在《诗经》中找不
出来的这四句诗，老王相信它最本来是
情诗，是古代的《信天游》，应该把这四句
歌词演唱起来，起码比现在的情歌高雅
清纯许多。

而到了一心举逸民、继绝学、接续西
周文脉的孔子与他的后世传人那里，此
诗就是启迪，它就是契机，它就是知行合
一；同时这就是一言可以兴邦，这就是抓
文艺、抓教化，以正诚意为修齐治平的核

心，这就是国情。这就是先放一步、先承
认“室是远尔”，承认想念而到不了手的
悲情，承认人生之遗憾何其多也，再来一
个不但华丽而且雷霆万钧的严重转身：
孔子斥曰，远什么？哪里远？你自己不好
好去想、苦苦去想、甜甜去想，你责任自
负！你活该！

孔子讲的是一种文化理想主化、道德
理想主义，它可能很难完美实现，但是它
是对斑斑驳驳的现实的照耀与感召，理
想，当然是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个元素。

(转自《读书》，作者王蒙）

遇事要找熟人，为一些国人所难免。某
些人大凡遇到一些并非掏掏小钱就能办
成，或是掏了钱也办不成的事，就要在大脑
中的“硬盘”上搜索一番，看看有无熟人可
找。更有一些人找人办事成为习惯，即使是
不找人能够办成之事也要找人，觉得如此
方可讨个方便，占些便宜，而办事者那张熟
悉的脸，便是把事情办得称心如意的保证。

我们平时欲找熟人或非找熟人不可的
事多矣：大到入学转校、求职参军或是调动
工作、官位提拔，小到生病求医、购买大件
物品，甚至是买一张火车卧铺票……无熟
人可找者，事未办成，自然要痛骂社会不
公，有熟人而未找者，事未办成，也会抱悔
不迭。总而言之，在一些人的心目中，这社
会就是“关系社会”、“后门社会”，而“没有
关系难办事”，已成为许多人的共识。

既然靠找熟人、拉关系可将本来办不
成的事办成，或是可将事办得更好，遇事
要找熟人，对于一些人来说自然就变成了
一种生理上的条件反射，或曰“第一反
应”。而熟人的多寡、熟人的社会地位高
低，也很能体现一个人的“能量”，能量大
者，可以上天入地，呼风唤雨，无论遇到啥
事，只要动动嘴，跑跑腿，即可办成；能量
小者，事无巨细，只有享受“公事公办”的
待遇，办成了算他走运，办不成只能自叹
自怜或怨天尤人。而对某些局外人来说，
能量大者，无论他办事时靠啥手段，走啥
门路，均会令人敬之慕之；能量小者，无论
他如何奉公守法，本分做人，只能被人讥
之为没本事。

找人办事，如果是有权力、有利益可以
交换，或是关系如同铁打的哥们，也许可以
靠打打电话或亲自登门而解决之；若是像
我等啥都没有的小民，或是与要找的人关
系一般，甚至是通过张三托李四，李四托王
五，七拐八弯才找到的人，要想办成事，除

了一张笑脸、满口甜言之外，还要送上厚
礼，如果光靠上下嘴皮互动，空口说白话，
那就等于嘴上抹石灰——— 白说。不但白说，
而且会令对方生出厌烦鄙薄之感，别说办
成什么事，不吃闭门羹，已是莫大的面子。
也就是说，大多数找人办事者，都要以金钱
开路，而送礼行贿之风也因此久盛不衰。

大家办事靠找人，形成了一种无形的
破坏力，这种破坏力甚至可以使政策、法

规形同虚设，或是变成了可以任意伸缩的
橡皮筋。该办之事，只因有求者无人可找
而硬是不办，不该办之事，却因有求者找
到了关键人物而顺利办成；该提拔之人，
只因他无人可找而不予考虑，不该提拔之
人，却因他找到了得力的人物而乌纱加
顶；该严判的罪犯，只因他的亲属找了人
而从宽处理，蒙受冤屈的人，却因无人可

找而不得不含冤服刑……此类事例在一
些地方并不罕见。至于那官场中数人对某
个职位的竞争、打官司的人原被告双方暗
中进行的活动，往往会形成一种权力的较
量，而较量的结果，则是权大贿多者胜，对
于这种权力的较量，人们早有一个形象的
比喻，称其为“扑克牌效应”。

大家办事靠找人，是一种社会之病，
其病根是某些掌握权力的个人或部门为

大众办事不是坚持公开、公正、公平的原
则，而是逼着平民百姓购买特权。这致使
不少人希望享有特权，已经享有者，不但
以其骄人，而且将其批发零售，或相互交
换；尚未享有者，则要努力获得。至于那些
无望拥有特权的小民，要想办事，只有靠
送礼行贿达到目的，也即通过种种方式去
购买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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